
用志愿服务
让他们感到社会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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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病人最亲的倾听者

吴冬玲
皮肤、 性病门诊护士长

虽然是刚刚上班， 北京地坛医院皮肤、 性病门
诊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护士长吴冬玲正在电脑前
仔细核对着病人的信息。 这里有5000多例病人注册
在案， 每天还要承接病人的检测和筛查工作。 吴冬
玲就是在这样的忙碌中度过每一天。

“1994年， 我就到这里接触这项工作了， 什么样
的病人都见过， 病人什么样的心理情况我也能摸个
大概。” 在吴冬玲看来， 让艾滋病人感到害怕的并不
是病毒， 而是恐惧本身。 “很多人得了病， 别人还
没知道， 自己就先泄了气， 担心自己活不过明天 。
他们害怕别人歧视， 其实就是自己歧视自己。” 吴冬
玲认为， 这些人将自己囚禁在了一种思想的牢笼中，
不爱与人交流， 有很多话连家人都无法诉说。 所以，
让他们打开心扉， 为他们提供倾诉的平台是非常重
要的。

“前两天我这里来了一位病人， 刚刚大学毕业参
加工作， 就发现了自己的病情， 家里又是农村的 ，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在我这里泣不成声， 说自己
都没了活下去的勇气。” 吴冬玲和他长谈许久， 在各
方面进行了轻松的交流。 多说些家长里短， 少说些
病情， 逐渐让患者接受了现实， 而且还说出了憋了
很久的心里话。 后来， 吴冬玲和他互留了微信， 让
他在平时多汇报身体状况， 多谈谈心。

吴冬玲深知， 很多人对艾滋病的不了解导致了
艾滋病患者长期抑郁和自闭。 她的一位病人曾经在
一段时间内停药了， 对这种事情敏感的她再三劝问
才知道， 是家庭、 单位的多重压力让他抬不起头 。
“这位病人的父母是知道他的情况的， 可知道后并没
有正确关怀， 整天唠叨抱怨， 让他对生活的恐惧不
断加剧。 在工作单位， 别人聊起艾滋病和传染病 ，
他 总 以 为 别 人 在 议 论 他 ， 怕自己的隐私被人知
晓。” 吴冬玲认为，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这种 极
度不自信的心态会让艾滋病人进入几乎绝望的
境地 。 她及时联系到患者家属， 进行劝导教育， 并
对病人进行了为期三四个月的心理抚慰工作， 耐心
倾听患者的心里话， 并在这个过程中帮他找回活下
去的自信。

20多年的艾滋病医护生涯让吴冬玲看到了中国
抗艾事业的一个又一个进步。 从2003年对患者免费
用药， 到现在艾滋病人的生存质量、 生存空间的巨
大改变， 让她始终相信终有一天在大家的努力下 ，
艾滋病能够被治愈， 让患者重新回归到社会中去 。
在这场与艾滋病斗争的持久战中， 还有千千万万个
“吴冬玲”， 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倾诉的机会， 让他们
找回久违的自信， 在病魔的摧残下永不认输。

于艳平
志愿者

上午九点钟， 在位于北京地坛医院的北京红丝
带之家办公室内， 负责日常事务和志愿者活动的于
艳平工位上的电话早已应接不暇。 每天的工作很简
单， 处理日常的服务事宜、 联系和安排各种志愿者
活动、 为病人对接个案管理师……但正是在这些看
似平凡的工作中， 于艳平把每一天都当作第一天 ，
充满着战斗的激情。

在接受这项工作之前， 于艳平在感染一科做过
10年的艾滋病人护理工作。 也正是这10年的风雨坚
守， 让她和艾滋病人交上了朋友， 让她感受到， 只
局限于病房是不够的， 她要用自己的努力和实际行
动影响更多的病人， 向更多的健康人群普及防护知
识。 “在病房， 你只能和病人及其家属进行沟通 ，
工作比较单一， 而在红丝带之家， 我们更多的是向
社会倡导和宣扬关心防治艾滋病事业。” 于艳平告诉
记者。

于艳平每天都会与疾控中心、 各大医院防艾部
门、 社区防艾草根小组、 街道和学校打交道， 为的
就是让更多的人对防治艾滋病有全面的了解。

于艳平所在的红丝带之家推出了很多活动， 在
“2+1进高校” 活动中， 红丝带之家组织有专业背景
医生组成的医疗志愿者和红丝带之家的工作人员与
高校志愿者进行对接， 在各大高校进行宣讲， 成效
显著。 不过， 在她看来， 不管是高校， 还是社会广
大成员， 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都是远远不够的 。
仅就高校而言， 有些时候， 一些学校因为觉得没有

必要， 可能会一口将活动回绝， 而学生们参与这种
讲座的上座率也很低。 很多学生怕自己去了会被误
认为艾滋病患者，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公众对艾滋病
人的歧视。 即便如此， 于艳平依然投入了更多的精
力， 积极联系和制定活动计划， 让这项事业拥有更
广泛的影响力。

于艳平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调查报告显示， 艾
滋病的患病率正朝着年轻化发展。 也就是说， 很多
人过早地失去了工作能力和经济实力。 红丝带之家
就要在社会上广泛联系公益事业， 对一些困难的病
人进行贫困救助。 “我们这里的一位病人因为抵抗
力低下又患了骨癌， 我们现在正在积极联系募捐 。
虽然数目不多， 但这也是一点点心意， 能帮多少是
多少。” 于艳平说。

于艳平十分关心这些艾滋病人的生活状况， 他
们有痛苦无处发泄 ， 甚至无法拥有像别人一样
美满的婚姻与家庭。 在她看来， 公众更应该时刻对
艾滋病进行防护 。 她呼吁艾滋病人在生活的过程
中要注意保护他人， 也同样呼吁健康人群保护好自
己。 “我认为这项工作挺普通的， 没什么特别的。”
在于艳平眼里， 自己很平凡， 可就是这样一群平凡
的人， 每天在这项公益事业中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
无怨无悔。 “平平淡淡总是真。” 于艳平说， “如果
组织需要我， 我会把这项事业继续下去。”

“同病相怜”
给病友带来情感慰藉

徐东
伴随志愿者

在红丝带之家， 一位走路微跛的老年人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 电话铃响起， 只见他接起电话， 倾听
了一段时间后告诉对方， “你现在的反应是正常的，
睡不好觉， 吃不好饭是因为药物的反应， 我那个时
候也是这样过来的。 药在适应每个人的情况后，反应
自然就会消失，一定要坚持用药。 ”听筒那端的人似乎
被说服了，没多久这位老人说了“再见”便挂上电话。

见到记者对这位老人产生兴趣， 一位志愿者告
诉记者， “这位老人叫徐东， 是咱们这儿的同伴志
愿者， 他既是艾滋病感染者也是志愿者。 徐东每周
都会来红丝带值班， 与患者进行交流。”

采访徐东的过程让记者对艾滋病携带者的印象
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位声若洪钟、 对生活有
着积极态度的老人丝毫无法让记者想到他是一位艾
滋病感染者。 不过， 徐东告诉记者在刚开始患病的
时候， 他同所有的艾滋病患者一样精神上几乎崩溃
了， “面对死亡大家都恐惧、 焦虑。 我自己没有食
欲， 每天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 还得天天躺着， 觉
得生不如死。” 那个时候， 医务人员是徐东以及医院
内所有艾滋病患者的精神寄托， “我们能够坚持下
来完全是靠医务人员的关怀、 照顾， 他们不会歧视
病人， 这样我们配合治疗， 身体也就逐渐恢复了。”

在采访过程中， 徐东一再强调情感慰藉的重要
性， 因为目前艾滋病无药根治， 只能控制。 每天用
药是艾滋病感染者的最大负担。 一方面药不能停 ，
必须每天按时服药； 另一方面药物带来的如呕吐 、
头晕、 胰腺炎等副作用每天都在折磨着患者， 让他
们无法坚持服药。 徐东的腿跛了， 就是因为过去吃

药造成的末梢神经炎而导致的。 对于徐东而言， 能
有今天的他， 离不开医务工作者的嘱咐和慰藉。

在抗艾路上收获的人间大爱， 让徐东产生了回
馈社会的想法。 2009年5月， 红丝带之家正式成立了
志愿者队伍， 徐东加入同伴志愿者队伍， 通过感染
者跟感染者结对交流的方式，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
新病人进行心理干预， “由于是病人与病人的交流，
更能感同身受让患者更易接受治疗。” 徐东说。

一年前， 一位东北患者来到医院接受治疗， 由
于对抗生素过敏， 一直无法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 。
一次徐东去病房探视， 患者的母亲哭着对徐东说 ：
“这孩子没救了。” 徐东告诉记者， 当时这个家庭已
经花了30多万元了， 家里所有的人都崩溃了。 徐东
就劝慰这位母亲： “咱们医院肯定是好医院， 你回
去肯定没这条件， 不就是等死吗， 你再去跟医院说
说， 看看还有没有转机。” 后来事情真有了转机， 在
尝试了一次新药后， 患者没有再起过敏反应， 此后
的治疗也一切顺利。 看着患者健康的出院， 徐东感
到特别欣慰， “虽然不是我们志愿者治好的病， 但
通过我们的帮助， 能对这些病患起到一些积极的效
果， 让我们觉得特别开心。”

采访最后，徐东语重心长地告诉记者：“从心情上
来说我们愿意帮助新患者，让他们得到正确的治疗信
息少走些弯路。 另外，我们也会感恩社会，感恩医务人
员，他们为我们无私奉献， 我们也想尽一己之力为抗
艾事业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文中徐东为化名）


